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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儋耳山有序
■ 林琅

吾平生登儋耳山三次，首登在读高小之
时，次登于执教长坡中学之际，与文友林冠群
等同游，三登是壬寅孟冬与儋州吟诵协会吟友
同游。予八十有余，并非不服老，乃协会会长朱
荣殷殷邀请，高情难却。故今日登山，不可无诗。

老来我亦学时髦，三上松林意气豪。
望田园铺锦绣，俯观沧海起风骚。

道人已逝英魂在，居士凌空志趣高。
漫说登山容易事，下山更要莫辞劳。

山居人家
■ 卢贤德

依山造屋夺天工，人在层峦杂树中。
四面开窗都是景，钱闲不必买屏风。

深秋晨行
■ 李冠群

凝露缀衰草，湿云翻故林。
溪声稳犹乱，野色浅还深。
花落生寒影，雁过携好音。
西风洗霜鬓，撩动望乡心。

乡村月夜
■ 黎家盛

皎洁的月光
穿过墙缝
透过树隙
洒在乡间的小路上
留下了斑驳的印记

曾经的社宅
成了颓圮的残垣
在乱石碎瓦的角落中
蟋蟀们引吭高歌
以合奏的方式
来重述曾经热闹的过往

儿时的小广场
已被杂草覆盖
看不出曾经秋夜的狂欢
萤火虫在上面飞舞
成为划破寂寥的音符

杨桃树边
已听不到水烟筒的咕噜声
那些吞云吐雾的场景
和那些善讲故事的老农
都已随着岁月远去
成为脑海深处定格的画面

当深夜的小巷
走着夜行的归人
轻微的脚步声
引起皇皇的犬吠
成为秋夜乡村的催眠曲

只有那轮一言不发的明月
在云雾缭绕中
愈发朦胧
温情脉脉地
守望着这个淳朴的村庄

站在秋的深处
■ 山海居士

北雁南飞
人字形阵列
像精美的图腾
裁剪片片白云
成为
我不倦的仰望
站在秋的深处
作为秋天的意象
我情愿
被如诗的季节收藏

一望无际的芦苇
像山间的云海茫茫
那是难舍的情
无尽的愁
一杯高粱酒
燃起庄稼汉子的雄风
血脉喷张
不再相信命运
民以食为天
老辈人说了几千年

依山傍水
筑庐而居
平湖如镜，池水微澜
伏案执笔，尺牍俱全
将心仪的文字跃然纸上
荣辱皆忘
随遇而安
驿动的心伴白鹭翩翩
不羡陶公不羡仙

今年的 8 月 29 日下午，
忽然接到广哥手机打来的电
话，我心中不免有几分的喜
悦，因为已有好一段时间没
听到广哥的声音了，满以为
此刻能像往常那样聆听广哥
那风趣而幽默的话语。可是
一听却是嫂子着急而伴随哭
泣的声音:“三舅，我陪你广
哥在省中医院治病，他已昏
迷几天，医生说他病危了，你
有空赶快来看看他。”听到这
揪心的坏消息，我一下都懵
了，但很快又镇定地告诉嫂
子：“我马上赶去海口，你不
要着急，广哥会好起来的！”
我和外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医院后，嫂子对广哥说：“三
舅来看你了，你赶快醒醒。”
话还没说完，广哥微微睁开
了双眼，张开了嘴巴对我边
笑边点点头，这下可把围在
他身边的亲人给乐坏了，大

家都说他这一笑定能挺过去。8月30日傍晚，广哥的大女儿打
来电话，急促地告诉我，医生说爸爸的时间不多了，要将爸爸送
回夏贝湖。8月31日零时三十五分，广哥刚好过完八十二个中
元节，就与我们撒手而别了。他在医院绽放的那短暂的笑容，
竟是他留给大家最后一次永久的记忆。

我和广哥从相遇相知到亲如手足、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
正好是五十年。相遇的那年正好也是秋季，一身退伍军人打扮
的我，从县城坐班车回光村，途中，一位操着广东口音的女知青
问司机：“南江村到了吗？”也许是我在部队刚看过朝鲜电影《苹
果熟了的时候》对电影的故事情节记得比较牢的缘故，没等司
机回答，我却抢先回答那位女知青：“南江村在朝鲜！”这话一
出，全车人哄堂大笑，那位女知青也意识到自己把光村说成了

“南江村”，忍俊不禁地笑了。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想
不到我这俏皮话，被坐在身后的广哥记在心里，并成为日后我
们结为好友的“见面礼”。

两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县总工会礼堂画画，广哥到工会看
望他的叔父羊主席，路过走廊时看到我在作画便停下来观看。
等我转过身时，他忽然蹦出一句话来：“你不就是上次在车上叫
女知青去朝鲜找‘南江村’的那小子吗？”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问
话，我脸一下红到了耳根。我仔细地打量了站在眼前这位气质
轩昂、举止儒雅的学者，“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我不好意思地问
他。“你跟人家开玩笑时，我在你座位后面听着呢！你的头脑反
应真快，你是退伍兵吧？”我点头称是，开始与他聊了起来。原
来广哥是儋州三都镇（今三都办事处）夏贝村人，出生在一个清
贫的农民家庭，父母生他们兄弟五人，大哥很小就夭折了，他就
成了老大，年轻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新州中学。从初中到高中
期间，他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楹
联有浓厚的兴趣，并在全校诗词比赛中崭露头角。然而由于种
种原因，他与大学之门擦肩而过，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美好人
生的追求。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才华被县委领导发现，之
后，他随社教团到崖县（今三亚市）当了“四清”工作队员。“四
清”期间，他要求到最艰苦的梅山（今崖城镇）工作，经常写出有
分量的调查报告、情况简报，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和准确的数据。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字，在一条约70米
长的围墙上写巨幅宣传标语，无须打方格，便能写出规格一样
的字体，是全团公认的多才多艺的队员。“四清”结束后，县里放
电影人才奇缺，他是头一个被分配到电影公司的幸运者。

80年代中期，广哥在县文化局做群众文化艺术工作，那时，
电子计算机还算是新鲜事物，具有超前意识的他，紧跟时代的
步伐，专心投入学习电子计算机，他凭借聪明的才智很快就掌
握“五笔”打字法，并熟练地掌握版面的设计和编排。从那时
起，他做到打字不看键盘，甚至可以边打字边聊天，看过他打字
仿佛是看一位艺术表演家在敲打木琴般轻松自如，令人佩服不
已。也是从那时起他完全实现了无纸办公，这在那个年代的同
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在文化局工作期间，他不仅与县歌舞
团的创作人员共同创作歌曲，收集濒临失传的儋州经典山歌

《坐监歌》《二十四孝歌》等，还与人合编《中国歌谣集成·海南
卷》《海南歌谣情歌集》；主编《当代中华诗词集成·海南卷》。为
此，他获得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予文艺集成志书

“编纂成果二等奖”。
90年代初，他调到《海南声屏报》当编辑部副主任，他在陈

华卓总编辑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海南声
屏报》办得有声有色，深受读者的喜爱。广哥治学十分严谨，经
他过目的文章、诗词基本找不出一个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符
号。他利用《海南声屏报》开设的文学栏目，不仅为海南的诗词
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而且还通过这个平台，积极培
养了众多的青年人学会了作诗、填词和撰联。他还与《海南日
报》的林冠群、周济夫以诗会友，多次深入全省名胜古迹进行学
术考察，并写出有分量的诗词和楹联。1992年3月广哥所作的

《调寄沁园春·琼崖春色》：“岁序初开，春去还回。苦楝萌芽。
渐枝头点翠，黄莺跃闹；纵横阡陌，牯犊声奢。渠上云天，烟生
镜面，水荡青秧影逗蛙。调焦距，见农夫队列，正绕山斜。 琼
州胜昔繁华，突楼宇参差十万家。又彩旗飘拂，人忙似蚁；夯歌
阵阵，唱彻天涯。展翅银鹰，如潮宾友，椰韵蕉风竖指夸。城临
夜，更灯争璀璨，车逐流霞。”被业界称为海南难得的好词。此
期间，他创作的《浪淘沙·老船》：“一只过去船，弓背朝天。无情
炎日正高悬。依命汪洋离咫尺，步却难迁。 风浪忆当年，独
着先鞭。身轻秉性爱冲前。功业不居由岁老，管甚人言。”此词
荣获中华诗词学会“华夏诗词奖”二等奖。

《词牌格律》是广哥一生的心血结晶。从他开始着手编著
那天起，我是看着它“长大”的。2008 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后，得到文化界学者的交口称赞。我为广哥的辉煌成就而高
兴，更为广哥的为人做事的执着和认真所感动。世上之事，最
怕就是“认真”。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与否，极大程度取决于
他是否认真地做人和做事。这几十年在与广哥的交往中，从他
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学习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从不
虚与委蛇和轻掷光阴。他三十多年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
地编纂出一百八十万字大部头，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没有
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没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毅力，是绝对
干不成这番事业的。近年来，广哥成了中华诗词学会、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海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顾问等。而
就他的创作资历、诗词造诣和民间文艺学识而言，这部《词
牌格律》的出版问世，应该是水到渠成。无论人们给他戴多
少桂冠，他都当之无愧！

广哥逝世后，海南省诗词学会、儋州市中华诗联学会等团
体，以及他的生前好友林冠群、周济夫、陈华卓、张地茂、韩国
强、林星煌、董永宁、林斋、张林、朱壮才、陈有济、吴晓敏等众人
为他撰写挽联和挽诗。此时此刻，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我情不自
禁地撰写拙联一副，谨对广哥致以深切的怀念：“相遇相知，五
十年手足之亲，每当约弟论文，有北海豪情，东坡才调；秋风秋
雨，须臾间阴阳之隔，此去忆兄笑貌，抚词牌格律，夏贝湖光。”

如画的秋天，满山的枫叶染红了山
谷，浸染了山涧，晕染了天空。草红了，水
红了，天也红了，醉了相思的秋。

漫山遍野的红，层林尽染。枫叶把小
城装扮得很美，似天边云霞。一片落叶，
从树上缓缓飘下，凄清、优雅，写下它生命
的最后瞬间。一缕秋风，一帘秋雨，将金
色的叶脉洒入尘土。那满目飘零的清愁，
在相思的风雨中，眷恋一段微凉的光阴，
携带着一份温润的情意。刹那回眸，轻轻
飘离，将秋的模样撰写成最美的诗句。

火红的枫叶，似晚霞燃遍了天空，秋
色浓郁，花落无痕。落叶归根，尘埃落地，
铺散在秋色里，带着秋光的味道，满天飞
舞。

密林深处，枫叶似血染山谷，那如墨
彩涌动的画卷，万般妖娆，栩栩如生，叶如
霞丝，烟如飘云。款款秋情落幕于山野、
田间、树林、路旁。那一道又一道秋丝，在
风中舞蹈，染红深秋，瓣落无痕。枫林掀
起层层波浪簌簌而动，不知名的鸟儿在林
间欢快地追逐跳跃，好像正在上演一场盛
大的音乐会。

在林中久久地徘徊，静静细品飘落的
枫叶，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印刻在我心
间。

当枫叶嫣红的身影飘过窗台的时候，
心情依然在云淡风轻地吟唱，思绪的翅膀
翩然起舞，掠过蓝蓝的夜空，漫天的星星
浮云飘盈在周遭的花瓣，笑容弥漫身边。

片片红叶见证着一份豁达的心境，沉
淀着丝丝缕缕的情愫。枫叶以它特有的
风采，飒爽的风姿留给我美的感受，火红
的叶是对往事的回忆、人生的沉淀、情感
的永恒及岁月的轮回。

“寒夜孤单谁相伴，雨意绵绵情难
断。枫醉未到清醒时，情落人间恨无缘。”
我酌酒一杯，慢慢地品鉴这秋的颜色。那
红红的枫叶，如霞，醉了红尘，留下一季感
动。此时，往事如绸，波动的心情，想用砚
墨描绘叶的沉浮。我心如火，燃烧着欲
望，也唤醒了一帘秋梦。我不敢读秋，害
怕那最后的一片红叶飘然而落，不敢写
秋，害怕那秋色瞬间被抹去。

枫叶带着美丽的记忆纷纷飞舞落下，
血一般地尽情展示凋零之美在生命最后
时刻的燃烧，染红了生命，绚烂了天空。
枫叶向往着美好并充满希望的明天，落下
那一刻，犹如一把把火炬，燃烧着自己的
影子。

秋后的树叶已开始枯黄掉落，天气越
变越冷，萧萧远村衔着的半轮夕阳，发出
呐喊，此时总有一些莫名的感伤。无论清
晨还是黄昏，树多的地方，枝头叶落，无需
等待，你就能看到“万叶秋声里”和“无边

落木萧萧下”的真实场景。
霜降后，枫叶落在草丛里，枯黄的叶

面上全是晶莹的细霜，周围的绿草也都覆
盖着一层洁白。微露晨曦满地霜，枯草黄
叶霜花白，清新秋色千里景，枫红菊黄不
胜收，莫叫好景逝匆匆，恰是香山红叶时，
秋雨延绵云雾伴，秋殇别恋初冬寒。

晚秋，风景依然如画盎然，山色水美，
尽收眼底，无须粉黛，天然而成。站在了
秋冬交替的十字路口，这秋，这景、这韵
味、这秋雨别恋的雨滴，使红叶挂珠，摇曳
飘逸，宛若水墨自然画卷。

四季交替轮回，离别絮语惆怅。悄然
间，秋雨带来丝丝寒意，漫过山野，穿过行
人渐渐包裹的冬衣和脸颊。深秋初冬别
离寒，却盼故人早日还，遥寄嘱托温暖季，
牵挂不忘倒也难。秋末的伤怀，不是那种
痛彻心扉的绝望，也不是那种深入脊骨的
阴郁，而是淡淡的哀伤，由浅浅的衰败变
为彻底的悲凉，让人变得异常感性惆怅。

我轻轻地拾起一片叶子，瞅着流光溢
彩，悠悠情愫被抽出，依稀的风景中总觉
有一个身影或明或暗、或远或近地浮现。
情致绵绵，心韵悠悠，我想把心情化为潺
潺文字去记录枫叶经久不衰的动人故事，
将火热的爱恋，渲染成浓浓的墨缘，让枫
叶带上我的梦想，带上我的希望，带上我
的情怀，妩媚在红尘中，婆娑在原野里，缥
缈在山川间。

回望天际，轻声叹息，不管是草，是
叶，是霜，是人，总之就是那留存在天地之
间，在人们心里不可捉摸的一抹愁思。当
秋叶渐稀，露霜渐浓，冬天便离我们不再
遥远了，等经历了那个洁白的梦境，又将
是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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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南军”一路北进，行军途中既无战
事，也无节外生枝，汉军仪仗队敲锣打鼓地
进入了琼山镇。附近的俚族峒主早有耳闻，
先前已知道女首领詹梦娘过海引领汉军上
岛，也听说在琼西儋耳部落已建成了海外
第一郡“儋耳郡”。这次伏波将军路博德率
军北还，据说是要再建“珠崖郡”，詹梦娘早
早已经派人前来通报告知，所以峒主们也
都是拍手称快，百姓们奔走相告。这一下蛮
荒的海南岛终于有了归属，岛上的俚民百
姓也有了主。这是海南岛自从开天辟地以
来，最大的好事幸事啊！

在当地峒主和百姓的支持下，又有先
前建立“儋耳郡”的经验，“珠崖郡”很快就
开始起建。闲时间多了，也就有了拉拉闲
话、说说闲事的时光。路将军与詹首领就商
议着，想请军师李佐佑，给初生的婴儿开个
名字。这对于博学多才的小李军师来说，就
是轻而易举顺手拈来的小事一桩。

小李说：“我家哥哥路将军，自小就是
从孔孟之道上面开的名。好像孔圣人说过：

‘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所以
我哥哥的路家慈母严父，则称我哥哥为‘博
德’。那这个小娃娃叫什么名字好呢？依我
看，还是从孔孟的仁义道德上开名，比较妥
善。”

“是也，好也。”路博德满口称是，拍手
称快。

李军师并不用苦思冥想，也不用看书
查书，还是随口就说道：“我看，就叫‘九思’
吧。其‘九思’，也就是对‘博德’的具体诠释
注解。小儿与其父，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吧。”

“哦？请李将军说说看。”梦娘觉得很有
意思，还想进一步听听佐佑军师如何讲解
一番。

李佐佑端正帽冠，整理好衣襟，施礼，
恭敬地向将军夫妇娓娓道来：“孔子在他的

《论语·季氏》里说过一段话。说是真君子，
应该有九思，也就是说正人君子有九种情
况要认真考虑。一是察看的时候，要考虑是
否看得透彻明了；二是聆听的时候，要考虑
是否听得明白清楚；三是自己的脸色，始终
要保持温和淡定；自己的态度，要保持住庄
重稳妥；说话，要注重真实而且有条有理；
做事，要极其认真并且严谨；遇到疑难问
题，就要善于学习并向能人多多请教；一旦
怒火中烧，首先想一想会有什么不利后果；
眼见什么东西可以唾手而得，则先要考虑
自己是否应该拿取……”

“好！好！好！”路将军击掌，连声叫了三
个“好”，“这‘九思’与我‘博德’，真乃父子
同题，老少同命，血脉相同，衣钵继承啊！”

詹梦娘听罢，也高兴地“咯咯咯”笑了
起来，点着襁褓中初生儿子粉嫩的小脸蛋
说：“阿宝小崽，你听见了吗？你李叔叔的学
问可真大哟，给你起了一个很完美又很大
气的名字……笑了笑了，你们快过来瞧，崽
子也满意地笑了……以后我们海岛上，就
多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叫‘詹九思’了啊
……”

“不不，”李佐佑赶忙纠正道，“应该叫
‘路九思’。”

詹梦娘仍然坚持道：“按岛上我们俚家
规矩，是依女方家定姓氏，小阿弟应该姓

‘詹’。”
“ 全 天 下 的 人 都 随 父 姓 ，应 该 姓

‘路’……不然回到大陆，会被别人笑话了
去。”小李脸红红地当仁不让与嫂子争辩争
执着，“都会笑话俺路哥哥成了个倒插门的
上门女婿啦，着实极为不妥咧！”

路博德将军扬起“伏波鞭”甩了一响，
痛痛快快道：“不争了，不争了。我家娃娃儿
是在岛上生的，就应该入乡随俗。再说梦娘
是千余峒的俚族首领，当然应该随女方家
的姓氏。”他招手唤刀笔吏进来，吩咐道，

“立即张贴告示，在正式建成的儋耳郡以及
全岛各峒发布正式公告，就说大汉伏波将
军路博德与海南俚族女首领詹梦娘添龙生
子，已经‘完娶’，此小儿尊姓大名为詹九
思，既定为将来岛上的俚族首领继承人

……”
告示一贴出，整个海南岛上霹雳横空、

润雨大作。不一会儿，岛的四面大海也是高
潮迭起，艳阳高照。作为信奉雷公雷母的俚
族，则认为风雨吉利则是天意吉兆。海南岛
刚刚落成的两郡“儋耳郡”“珠崖郡”，万人
空巷，载歌载舞。“抚南军”中，也是军旗蔽
空遮日，军乐震动山河。伏波军、楼船军的
路、杨两将军，决定要在岛上大宴三天，以
示庆贺。平日里寂静空泛的南荒之岛，第一
次见到百姓欢腾、士卒欢欣、人声鼎沸、锣
鼓喧天的大场景。

这是海外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举岛欢庆
的喜日子好日子！

军师李佐佑则高举酒杯，领着他军营
中的弟子反复高声地们欢呼着：“尊五美，
摒四恶，（海外）斯可以从政矣……尊五美，
摒四恶，（海外）斯可以从政矣……”

而老校尉秦党哲却在背后热嘲冷讽
着：“切！大喊大叫着什么孔孟圣言？孔孟那
一套，只是驴粪蛋蛋儿——表面光。你李佐
佑现在就是个能不够，但依我看，猴子爬得
越高——红屁股就露出的越多……”

杨仆将军傻眼了，真的抑郁了，郁郁寡
欢，闷闷不乐，独自坐在大营帐里喝闷酒。
秦党哲不爱喝酒，一直在一边瞅着，想：“借
酒浇愁，愁更愁！切！”

此时在琼西的儋耳郡，俚人得知自家
首领詹梦娘喜得贵子，整个部落连天庆贺，
昼夜狂欢。三天里，男女老少全都手勾手、
肩并肩地走街串巷，拥到村口，齐声齐舞唱
起了儋州调声。这首《长调十唱》，是儋州史
上最长最热烈也是最欢快的一曲调声。

先是大家一起大声唱道：
一唱天高月上种丹桂，
心想迁去归。
嗦嗦咪来嗦啦西，
嗦嗦咪来嗦啦西！
下一段则由妮子们先唱，男崽们再重

复一遍道：
莲藕芙蓉花米翠哟，
触动郎心斜眼窥；
站在田头透香味哟，
百味花香引蜂追。
男女各唱了一个轮回以后，眼顺啦，面

熟啦，心里也锁定对面心爱的人儿啦！男崽
已经是兴奋不已，阿妹们更是含情脉脉。小
伙子们的头颅，个个高昂，像是白羽红冠的
大公鸡刚刚跃出栅笼。小姑娘们的脸蛋儿
红红的，胸脯里满满，个个像红艳艳的芭蕉
花临风摇曳。 （未完待续）

《
午
后
的
洋
浦
》

（
水
彩
画
）

王
家
儒

作

瞭


